
亚洲劳动力大军中女性的地位不断提高，越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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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期

间美国铆工露丝的故事在越南重新上演。

在二战期间，海报和杂志封面上所出现的虚

构人物露丝成为当时参加美国工厂劳动力大军的女

性代表，助推了战后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

越南战争对该国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因此

越南露丝们的女儿和孙女一代如今让自己的国家

成为全球女性就业方面的佼佼者。过去 20 年来，

越南女性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达到了约

3/4，这一比例在亚洲和全球均是最高的，也是持

续时间最长的。

为什么这具有重要意义呢？更高的女性劳动

参与率—即劳动适龄妇女中从事一项工作或者

正在积极寻求就业的人口所占比例—意味着参

与生产性劳动的人口增加，从而能提升经济体的

增长潜力。这可以弥补老龄化所带来的负面经济

影响，因为老龄化使劳动力规模缩减并降低了增

长率。

亚洲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地区，其人口

数量占全球总人口的 60%，但目前亚洲正在快速

老龄化。因此，让更多的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对

于加强亚洲的经济活力并确保未来繁荣是至关重

要的，同时这也使得女性能够实现经济自主和其

他各种愿景。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2018 年一

份题为“平等的力量：亚太地区性别平等之路”

的报告预测，到 2025 年，该地区性别平等将使

年度 GDP 整体提升12%，即增加 4.5 万亿美元。

一些研究人员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即劳

动力人口中女性比例的提高以及女性提升至重要

岗位有助于促进收入平等，实现经济多元化并推

动企业利润率和效率的提升。

呈现上升趋势

女性劳动参与率在亚洲呈上升趋势，许多其

他国家正在追赶越南的水平。平均而言，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亚洲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

了约 6 个百分点（见图 1），与发达西方经济体的

差距不是很大（IMF，2018）。我们即将公开的论

文探讨了亚洲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发展变化。

整体情况在不断改善，这体现了亚洲女性劳

动参与率在一定程度上正向区域和全球范围内表

现更好的国家靠拢。

在 1996 年至 2016 年期间，亚洲金融危机之

前参与率较低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地将该比例

平均提高了大约 12 个百分点。在过去的 10 年中，

澳大利亚、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西兰和新加

坡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将参与率提高了 10 个百分

点以上，与瑞典等国的增长水平齐平，瑞典是发

达经济体中女性劳动参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日

本和韩国在既往参与率停滞不前或下降的基础之

上也实现了些许提升。近年来，上述各国取得的

所有进步提高了亚太地区的平均女性劳动参与率。

尽管亚洲女性劳动参与率总体上升，但是各

国之间存在的差异也在不断增加。一些国家未能

跟上亚洲其他地区的发展脚步。

亚洲各地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差异不断扩

大，主要是由于一开始参与率就低的国家的参与

率下降或者停滞，尤其是印度、印度尼西亚、菲

律宾和斯里兰卡。中国和泰国的参与率尽管处于

相对较高的水平，但是也有所下降。

越南的表现尤其引人注目。其高水平的女性

劳动参与率超越了西方发达经济体中表现最好的

国家（见图 2）。同时，20 多年以来，该国的女性

劳动参与率一直保持在 70%上下—如此良好的

表现，即便发达经济体也是无可比拟的。

女性劳动参与率的驱动因素

要想了解亚洲表现更为突出的原因，需确定

其在哪些领域取得了最大进步，这一点很重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年纪较大的工作者所占比

例增加，将会降低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因

为年长的工作者在劳动力大军中的活跃程度往往

比较低。但在亚洲，尽管老龄化产生了一些负面影

响，但是年龄介于 25岁至 54岁之间的青壮年女

性工作者的参与率有所提高，这是因为年轻工作者

（包括男性和女性）入学率的提高推迟了其加入劳

动力大军的时间（Anh and others，即将发表）。

总体而言，上述趋势几乎在所有亚洲国家均

存在，仅有少数例外情况—尤其是中国、印度

和泰国，在这些国家中，青壮年女性工作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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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情况有所减弱。

经济周期对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变化会产生很

大影响。增速减缓或者经济衰退会提高失业率，

这将导致工作者因丧失信心或技能落伍而退出劳

动力市场。其中一些人可能会推迟进入就业市场

的时间，以待经济恢复。

近年来，亚洲经济体从强劲的增长中获益，

这为女性工作者参与劳动提供了支持，同时也抵

消了老龄化的影响。在此方面，亚洲的经验有别

于西方发达经济体，后者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首当

其冲，同时接踵而至的经济滑坡也拉低了女性劳

动参与率，从而加剧了老龄化所产生的压力（IMF，
2018）。

但是，增长率和老龄化不能完全解释亚洲劳

动参与率方面的变化。经济体中的结构性转变以

及家庭友好型政策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发

展与社会、经济结构和个人特征息息相关，同时，

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制度不仅对总体劳动力市场产

生影响，也对女性工作者产生了特定的影响。这

些因素影响人们加入劳动力大军的决策，同时也

会影响雇主的雇用决策。相关驱动因素包括：更

好的基础设施、更加平等的劳动权利、较低的青

少年生育率、儿童保育的可得性和经济可承受性，

以及影响女性参与的文化态度。

相关政策的影响可能会由于经济体结构以及

所处经济和制度发展阶段而存在差异。例如，在

更为发达的经济体中，城市化和受高等教育的程

度常常与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相关，因为城市

服务行业的就业岗位对女性的技能要求都较高。

上述因素与低收入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相关

性较弱，因为在这些国家农村（农业）中的非正

规就业率较高。

本文所探讨的这些亚洲国家覆盖了处于不同经

济发展阶段、具备不同劳动力市场禀赋以及不同政

策和制度设置的各类国家。一般而言，由于某些因

素仅对规模较小的国家产生影响，所以在解释女

性劳动参与率变化方面，其统计学意义不大。

在亚洲经济体中，相对于工业行业，规模较

大的服务行业（其中包括公共部门）以及较高的

受教育水平是与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关系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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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呈现逐步上升趋势
亚洲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正在不断提高，接近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

但各国之间的差异有所扩大。

（劳动参与率，百分比）

图2

越南表现突出
越南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超过了西方发达经济体中表现最优的国家。

（女性劳动参与率，最近，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以及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由于数据的不可得 性，不包括 如下国家的数据：柬埔寨（19 9 0 —19 91
年，2015—2016年）；中国（2011—2016年）；斐济（1990 —1995年）；印度
（1990年，2013—2016年）；越南（1990—1995年）。阴影面积表示四分位差。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以及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图中数据为2016年的数据。柬埔寨、中国和印度的最新数据年份分别为2014
年、2010年和2012年。AE=21个发达经济体，不包括亚洲。图中的数据标签采用
国际标准组织的国家代码。

女性中位数（16个亚洲国家）

女性中位数（21个发达经济体，不包括亚洲）

男性中位数（16个亚洲国家）

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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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的因素（见图 3）。鉴于亚洲国家的多样性，

其经济的开放性（通过贸易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

以及城市化的速度（未显示）一般而言会产生积

极的影响，但影响较小。

尽管自动化（或者程序化）对一些国家的女

性劳动参与率产生了负面影响，但这种情况并非

普遍存在于整个亚洲。这是因为，在某些国家中，

程序化程度相对较低（例如，鉴于农业所占的份

额较高），同时自动化的成本较高。

针对女性劳动力所面临的特定限制而量身

定制的家庭友好型政策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如生

育保障、儿童保育以及兼职就业等。但是，几个

亚洲国家中所存在的数据缺口以及庞大的非正规

行业限制了其总体影响的规模。此外，家庭导向

型政策的效果取决于依法实施强制规定的制度的

能力，而不同亚洲国家在这方面存在差异。

最后，劳动力市场刚性化造成企业难以解雇

员工，这对于雇主做出雇用女性工作者的决策产

生了寒蝉效应。

越南的特殊情况

越南是如何做到在几十年里保持较高的女性

劳动参与率的呢？

尽管战争使越南成为一个特殊案例，但是

该国的经验对于想要推动女性劳动参与率增长的

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具有借鉴意义。由于越

南的政策选择推动了女性就业，因此这一初期政

策被长期沿用下来，包括：经济改革以及大力推

进强调性别平等的教育发展。

根据国家经济研究局出版的由克劳迪娅·戈

尔丁（Claudia Goldin）和克劳迪娅·奥利维蒂

（Claudia Olivetti）撰写的文章，越南战争助涨了

女性劳动参与率，这与美国在二战后女性劳动参

与率的提高是相似的。

越南战争导致男性人口相对于女性人口急剧

下降，尤其是青壮年人口（见图 4）。由于1986 年

经济革新之后经济开始增长，而可获得的劳动力

主要为女性，所以大量的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也

就不足为奇了。

经济革新旨在通过鼓励私人企业、取消价

图3

激励因素
受教育水平和服务业就业机会的增加是亚洲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的部分主要

原因。

（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的平均影响，百分比）

资料来源：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条形代表女性劳动参与率（25—54岁）在变量提高一个单位之后的预估变
化。竖线表示90%的置信区间。相关的回归分析均包括国家和时间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的比例（15—64岁）

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的比例（25—54岁）

以2011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GDP（右轴）

图4

越南战争的影响
越南战争导致越南男性人口的相对下降，随着经济开始增长，所形成的劳动

力空缺由女性填补。

（百分比）                                  （2011年GDP，购买力平价）

Banerji, revised 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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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控制并逐步淘汰政府企业以及其他变革，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述举措带来了经济的快

速增长、实现了经济贸易的开放，以及快速的城

镇化。尽管过去女性劳动力中有很大比例从事农

业工作（目前也是如此），但越来越多的女性工

薪者加入庞大的服务行业和外商直接投资行业之

中。

戈尔丁和奥利维蒂在其文章中表示，战后美

国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作者中的女性劳动参与率

持续提高，而技能较低的工作者中的女性劳动参

与率只在短期内有所提高。在越南，经济革新伴

随着一项大力推动教育水平提高的举措，即全民

教育（EFA）。首个全民教育规划（1993—2000 年）

强调在各级教育中实现性别平等。上述措施带来

了不少好处，它使得战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

不再是短期现象。

在越南，高等教育中男性和女性的毕业率大

致相同。越南是亚洲少数几个将受教育程度方面

的性别平等成功转化为劳动参与率方面的性别平

等的国家。在越南，让高技能女性成功加入劳动

力大军也得益于大量有关儿童保育和生育保障的法

律，这些法律有益于家庭生活（见图 5）。该国还强

化了其法律框架，以保证平等和防止性别歧视。

路漫漫其修远兮

尽管亚洲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正在提高，但是

在进一步改进成果并将良好的政策传播到亚洲所

有地区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近取得的成

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强劲的经济发展，一旦经

济周期转变，可能无法对女性劳动参与率起到支

撑作用。随着老龄化和数字化的作用加速，近期

所取得的进展也存在反转的可能。

如果我们对参与率数据背后的情况进行深入

挖掘，会发现我们需要改善工资报酬差距、高级

别的代表以及获得就业等其他维度方面的性别平

等，包括越南等表现较好的亚洲国家也不例外。

政策细节在不同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差别，这取决

于各国的发展水平、制度能力以及文化和社会规

范。获得高质量的教育以及家庭友好型法律的有

效实施可能对于所有国家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那些保持强劲经济增长的政策也将对女性劳动参

与率的稳步提高起到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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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生育支持
包容的家庭友好型法律帮助更多越南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

（生育支持指数）




